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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丛林欢迎你

“再往前一点，再往前那么一点点……”

我边游动边拉扯着这条横跨亚马逊丛林支流的绳索，这几句话是

心中不停在念着的咒语。“再多一个伸展，再多一次向后划水，

再往前扯一下绳索，我就能更靠近河流对岸的陆地和郁郁葱葱的

丛林了……”

在这紧要关头，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将拉

近我和河流对岸的距离，就我眼界能及的距离，那对岸起码还在

200米开外，无论我怎么努力逆流向前移动，感觉上那大河彼岸

仍然是同样的遥远，似乎有某种超自然的海市蜃楼在吊着我的胃

口一样，这么近却又那么遥远。 

我右手抓紧着绳索，左手抓着背包，万一不小心松了手，湍急的

水流就会将装满粮食装备的背包冲走，而我也不知将会被冲往下

游的什么地方。水流的压力压迫着我疼痛的左肩，要我一直这样

紧抓着绳索和背包还真不简单。在奋力往前移动的同时，我脑海

中闪过了母亲曾经的警告。小时候，母亲不允许我和明在打活镇

上的大河游泳。大河的水流太急了，曾经有几位成人在大河里溺

毙或者被洪流冲走。但我和明两个小男孩怎么可能那么听话，还

是偷偷地跑到大河游泳，然后在河岸边坐躺着让太阳晒干我们的

身体，希望这样回到家后，母亲看不出我们曾经“为非作歹”，

就不会惩罚我们。当然，像母亲那么聪明有智慧的女性，我们这

点小花样哪能逃过她的法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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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儿，我不禁莞尔一笑，母亲要是看到我现在在河里狼狈不

堪的样子，肯定也会像当年一样的气急败坏了。想到此处，我咬

紧牙关，右手再用力往后拉，成长至今我从未害怕过溺水，在这

亚马逊河流也是一样。但现在毕竟是两岸的全村人都在兴奋地

围观我们渡河，他们可能也被我们这一群外国人逗乐了。看到这

200米宽的河流，即使有条粗绳系在两岸大树牵引我们，我还是

不免感到紧张，因为自童年时代起，我就几乎不再到过任何河流

游泳了。2016年，即离开亚马逊八年之后，因为开始参加铁人三

项赛事，我才重新回到水里游泳。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亚马逊丛林马拉松将会是一场异常艰辛的

赛事，甚至是我跑步生涯中综合难度最高的一场比赛，即使到了

今天，被问及那个赛事是我感觉最难的，我总会那么回答：“试

想想，七天内在亚马逊丛林里奔跑200公里，而在这七天里必须

完全自给自足，背负七天的粮食、饮用水、吊床、医护用品、洗

刷用品、便携式火炉和酒精燃料块（选手自己负责烧饭）和其他

个人用品等等……”

然而，赛事的高难度对我来说不是主要问题，说到底，我就

是为了挑战高难度的赛事才来到这里，艰苦，一直是我寻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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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挑战赛事的基本条件啊！不过话说回来，这场赛事可能还

是有点太恐怖了吧。在第五天会进入美洲豹经常出没的黑暗地

带，第三天必经的沼泽地带还会有食人鱼，茂密丛林里随时会

遭到黄蜂的袭击，各种蛇类毒虫也会经常出现在赛道上。万一

在晚上迷失了，我该如何是好？这种种念头交集起来让我不寒

而栗，也为此考虑和失眠了好几个晚上才终于狠下心硬着头皮

报了名。因此，你可以想象，目前的我是坚决的要征服这些困

难和障碍，完成这场赛事。

五天前，比赛还没开始，我对这赛事难度和危险性的敬畏，被证

明了并非空穴来风。赛前说明会进行中，一名英国义工突然因脱

水而晕倒。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比赛都还没开始就有人因不

适应丛林的湿热气候而晕倒了？医务人员忙于救护时，我们这群

选手们相互交换了“惊讶得不可思议”的眼神。更为“过分”的

是，小风波之后说明会继续进行，讲解员并没有安抚我们众人的

神经，而是警告我们说丛林里还有各种毒蛇猛兽，如毒蝎子、黄

蜂群和美洲豹等。我当时心里希望这讲解员无非就是夸大其词来

恐吓我们而已，这些警告可能也就是“理论”上或许会发生的情

况而已，不代表我们肯定会遇到。 

想到美洲豹，我不禁噗嗤一笑。此刻正在抓着绳索渡河的我差点

就因为分心而松开了手。就在昨天赛程进行第四天，在满布烂泥

的地面上前行的时候，我不断听到丛林里传来美洲豹的吼叫声。

走在我前面20米左右的爱尔兰选手杰克，一直往他右肩后边望

着我正在经过的大树，他脸上几乎变得苍白无色，我可以看出他

充满害怕恐惧的神情，然后从大树后边，传来一股强烈刺鼻的气

味，我们两人踮起脚尖，神情严肃一话不说的往前走。几分钟之

后，待我们离开现场好一段距离之后，杰克才气急败坏地说到他



99

最
狂
野

刚刚看到了美洲豹，离他就只有十米距离而已。他夸张的表情让

我发笑，两只几乎要掉出来的大眼精，还有几乎说不出话来的

口吃。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情况下，绝对不是可开玩笑的一刻。至

此，我深深体会到茂密丛林里的危机四伏。之后我继续前行，尽

管背负着装满医疗、装备、吊床和接下来最后三天的粮食，心有

余悸的我走得比原来更快一些。 

在丛林里，沉重的背包是烦人的累赘，但在水里，它更可能有着

威胁性的危险，本来就不轻的背包，怎么现在感觉要沉重了不止

一倍，等到我手拎着背包上岸时，才发现包裹着背包防水层不知

何时被扯破了，整个背包渗入了河水！四肢健全的我，背着它跑

起来也感到非常吃力，更何况此刻的左肩还在隐隐作痛，接下来

的只能是折磨身心的艰苦路程了。 

左肩的创伤是这场残酷赛事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吧？四天

前，比赛开始的第一天，恰好是我的生日，在起点Itapuama和第

一天终点营地之间，我被横卧在山径上的树干绊倒，整个人往前

扑下，想止住身体摔下的左肩却脱臼了。我一边向前移动，一边

忍痛呼叫求救。直到抵达这赛段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幸运遇到在

这里值勤的英国医生布列特。高大魁梧的他轻松就把我脱臼的肩

膀复位，原来的剧痛瞬间消失，而我居然还可以继续比赛……这

真不是我想要亚马逊丛林给我的见面礼啊！

听说了我的不幸遭遇后，所有人似乎都在等着我公布退赛的决

定。结果，我当然是让大家失望了。我好不容易老远跑到巴西亚

马逊，怎么可能在比赛第一天就轻易退赛了呢？比赛当然还要继

续下去，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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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的几天里，左肩残留的疼痛并没有阻止我穿越沼泽和黄

蜂窝，也没有阻断我这三天完成近百公里的路。我来到了这亚马

逊的支流，欣赏亚马逊丛林那令人窒息的美丽——稀有的植物、

蹦跳的猴子和色彩斑斓的蝴蝶——我绝对不会让它阻止我渡过眼

前这条200米宽的大河。 

“来吧，少刚”我忍着疼痛，皱眉蹙额的往前游动，“再往前一

点，再往前那么一点点。”

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的人生

///

“泥巴、泥巴、更多的泥巴。在这一赛段，你的双脚会经常浸在

泥巴里，当你穿越沼泽时，拥抱你的蜱虫无微不至、热情如火。

无论你怎么尝试，你都避免不了深陷沼泽地带里的窘境。当然，

最终你还是有机会到平路上奔跑，以抢回一些早前消耗的时间。”

“第三天综合了第一天的困难和第二天的恐怖，你的疼痛将会得

以延续。别因为一些平路的出现而掉以轻心，后边还有不少苦头

好受的呢！”

“渡河过江时，千万要注意食人鱼和鳄鱼，还有在第四检录点周

围附近的美洲豹群。你将会面对最陡峭的爬坡和下坡，假如你幸

运的从丛林里跑出来，那就好好地享受那40公里长的平坦乡间

小径吧。第四检录点之后的黑暗地带，从下午四点之后就禁止进

入，请大家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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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吓坏我，那你就错了。官方赛事网站上就清楚地描述了这触

目惊心的七个赛段，悉数参赛者将会经历的种种困难与挑战，感

觉上这主办单位处心积虑的将赛事描述得绘声绘影极具震撼性，

一边劝退观光客，一边让感兴趣的参赛者更有报名参加的动力和

决心。其实，主办单位根本不需要考虑过多，当我第一次听闻这

场赛事的宣传标语——在亚马逊丛林穿越7天200公里，完全自给

自足背负所有粮食和基本生活必需品——就已经足以让我的肾上

腺素飙升，兴奋不已了。

我是在完成突尼斯撒哈拉沙漠100公里一个月后和北京The North 

Face 100公里越野的几天后报名参加亚马逊丛林马拉松。紧接着

2008年10月完成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市马拉松之后，我就完成了

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目标。此后，我开始寻找新的挑战目标，一

场既不是在沙漠和冰雪地带，更不在城市的超级马拉松。这个新

挑战必须逼迫我离开生活舒适圈，而那个有着“地球之肺”美称

的地方——亚马逊丛林，它的神秘、狂野、残酷、美丽一直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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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往。“从亚马逊河逆流而上，不幸被困于森林中的列奥一行，

在遍地毒虫猛兽的亚马逊丛林中，如何才能脱身呢？”作家崔德

熙在亚马逊丛林中遇到的情况不正就是我向往的挑战经历吗？哪

怕仍有一些令我胆颤心惊的犹疑和举棋不定，最终还是肾上腺素

做了决定——那就让我好好地去野一回吧！

尽管我并不认为我需要像第一场超马赛事（同志马拉松）一样的

度身定制特殊训练，但也不能轻视这场丛林赛事。尤其是当赛事

总监，英国的雪梨·汤姆森，很考虑周到的在半年前就给大家寄

来了一件印上“In Training”（训练中）和亚马逊赛事标志的T 

恤。这是个绝佳聪明的做法，来敦促参赛者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尽量做好赛前训练准备。

去年2008年，我总共完成了七项全程马拉松和三项超级马拉松赛

事，耐力的基础应该是打好了，但我要确保能长时间在湿热的热

带丛林跑动，背负背包跑上七天。我找不到适合训练我去迎接这

些种种挑战，比如如何避免碰到美洲豹或被食人鱼咬伤的一场赛

事。于是，我只能参加吉隆坡和芭提雅马拉松来适应热带气候，

乘公务出差之便特意开车到捷克边境的德国小镇参加松林马拉松

来适应越野的复杂地形。至于负重训练，我曾在七月仲夏的一个

大热天中午，负重10公斤的在公路上奔跑20公里，这训练我只做

过一次，但综合所有以上的诸多准备赛事，我想或许足以面对这

最狂野的挑战吧？

2009年10月初，我从上海飞抵伦敦，和一群英国参赛者一同飞往

巴西。千里迢迢大老远地从北半球的亚洲中国上海飞到南半球南

美洲巴西亚马逊一座叫圣塔伦（Santarém）的小城市，这攻略可

是太伤脑筋了，所以我才决定搭上他们这一行人的“顺风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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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行。这果然是个明智的决定，途中我和伦敦警官Paddy和米

尔顿凯恩斯的消防员Andy交谈甚欢，相处得非常好。在圣保罗机

场等待转机国内航班时，共用午餐和啤酒之余，我们分享了彼此

在世界各地所参加过的精彩赛事经历，其中一场Paddy参加过的

赛事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摩洛哥撒哈拉沙漠250公里地狱马

拉松。 

飞往圣塔伦的国内航班就像乘搭长途汽车一般，在五个小时的航

程里，居然在好几个城市下降起飞，抵达目的地圣塔伦时，已经

是半夜12点左右了。刚走出机场就感觉被周围的湿热空气笼罩着

全身，这不就像是从上海回吉隆坡的感觉一样吗？当大巴经过菘

蓝色的教堂，行驶在两旁绿树成荫的公路上，最终抵达了停泊着

众多河船的码头时，我已经身处一个离开上海非常非常遥远的国

度了。 

事实上，想象亚马逊丛林的壮丽几乎和理解“无限”这字词一样

困难。亚马逊河发源于秘鲁的安第斯山脉，横跨南美，全长6440

公里。它是世界第二大河，有15000条支流，其中七条长达1600

多公里。流域面积几乎与澳大利亚相同。虽然它是世界上第二

长，但在水量方面却是世界上第一长。它每秒向大西洋注入11.6

万立方米淡水，占入海总水量的五分之一。亚马逊河流域覆盖着

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亚马逊丛林。广阔的森林在调节大气

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里每公顷森林能吸收160吨二氧化碳。森

林中的树木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并在光合作用时释放大量氧气。它

就像地球上的一个大型天然空气清新剂，故这片亚马逊森林也被

称为“地球之肺”。因为这片地发现很多新物种，对外界来说很

神秘，而人就是这样，越是神秘的东西就越有兴趣知道，所以造

成越来越多人关注亚马逊。因此，听闻过亚马逊历险故事的中国

和马来西亚朋友和网民们都和我一样兴奋地期待着这一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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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在圣塔伦停留很长时间。包括我这唯一的亚洲选手在

内，共有95名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法国、南

非（比如 Ryan Sandes，这届赛事的最终冠军，竟是后来在全球

各地超马赛事表现优异的精英选手，有好一些时候我还和他同场

竞技，尽管水平相差甚远）和巴西本地选手，我们共乘大巴来到

了旅游景点阿尔特杜尚（Alter de Chão），一座亚马逊主要支

流塔帕若斯河（Tapajós）边上的小镇。和亚马逊河主流相比，

塔帕若斯河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但从河流中间往两边眺望，居然

完全看不到对岸，简直像身处于淡水大海一般！试想想，有任何

一条马来西亚河流有15公里之宽吗？然而塔帕若斯河最为狭窄的

一段，居然有两公里之宽！我们在码头下了车，登上有两层客舱

的河船。这河船完全没有能坐的板凳长椅，上了船后就完全明白

为什么了——原来是大家把自己带来的吊床两头挂上，既能躺又

能坐，在这广阔的亚马逊支流（塔帕若斯河）上接下来12个小时

的船上时光，站、坐或躺就随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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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往河流的上游开去，我整理好行李，挂好了吊床开始闭目养

神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船上一片宁静，

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国际和国内飞行和公路行程，大家都明显是

累了。没睡多长时间太阳就在河流地平线上升起，还未张开双眼

就已听到周围传来的轻声细语，大家开玩笑地讨论轻松的话题，

虚张声势地炫耀当年赛事当中的自己是如何的神勇，藉此来掩盖

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慌。有些专注在讨论每一站的距离和难度、背

包重量、他们如何为每一个物件称重以确保不会超出规定的重量

要求以及为这场赛事准备的装备。我可能也和他们一样兴奋吧。

其实，兴奋和紧张是一块钱币的两面，而这两面也是对将来结果

不确定的一种自然反应，而现在我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充满着这样

饱满的情绪。 

然而我并没有加入到这些讨论当中，我继续躺在吊床上，漫无目

的地望着急促逆流的河水往下游流去，经常在这样的时刻，我心

里会感到一种异样甚至陌生的平静。其实我并不是不紧张不兴

奋，但我似乎就是善于将这些情绪转化为一片心灵上的平静，告

诉自己说，反正我无法预知更无法控制今后将发生的事情，还不

如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以不变来应万变。这个特征让我这

么多年来总是从容不迫地处事不惊，当我将视线从远处河岸线的

丛林慢慢转移到我身边的“战友”和堆积在船上的行李装备时，

我不禁回想起多年以前1972年曾有的“探险”经历，那一年我才

11岁。 

自从父亲决定举家移居到新加坡之后，我们收拾所有能够带上的

行李，乘搭从吉打前往新加坡的夜班列车。乘搭夜班列车对我来

说是个新奇的体验，自然感到相当兴奋，但同时也感到很紧张，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车程，更别说我们在柔佛海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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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新加坡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我们乘坐的三等舱舱位并没有

固定的座位，连续两天两夜都只能在列车中间走道的地板上坐着

睡觉。这走道过于拥挤不堪，有大家的行李装备，有站着蹲着还

有像我们一样直接坐在地板上的乘客。我还记得母亲向两岁大的

弟弟秋唱着摇篮歌，以免他的哭声干扰到其他正在睡觉休息的乘

客。不知是在沉睡抑或沉思的父亲，双眼似乎都没有完全闭上，

他的眼神上下来回地巡视列车走道上横躺竖卧的身体，听着轰隆

隆的火车引擎声和铁轨与列车碰撞的卡嚓声，以及那在空中缭绕

的烟云……如此拥挤不堪的三等舱，就连站起来上厕所都是一项

费尽心机和精力的冒险行动。

每当回想起这一段深夜列车，难免总会感到一丝的苦涩。但我仍

然记得当时坐在走道地板上的我，是相当平静地面对离乡背井的

哀愁和前途未卜的茫然，在记忆中，我就是个在逆境中成长的男

孩，总有着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母亲在列车上总会提供我们四

姐弟一些可口的食物和小吃，以免我们在旅程中感到辛苦难受，

但其实在精神与意志上，我已能够完全照顾好自己，不会为明天

的未知而杞人忧天，明和我在列车上逗着两岁的小弟秋玩，借以

忘却这历程的劳累。这一趟长途列车之旅尽管艰辛难受，我们这

一家的处境——贫困外来移民乘着三等舱的列车奔往前程未卜的

新加坡——肯定谈不上优越，但我们最终还是熬过去了。列车抵

达了终点，我们站起来延续着前行的道路，年纪轻轻的我，自小

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未知的以后，就随遇而安吧，我们能做的

就是活在当下，过好每一天。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修炼出来的心态，让我能够从一般不简单的赛事

成功飞跃到极高难度的赛事。一旦身体做足了相应的训练和经验的

积累，接下来的就是精神上是否能够承受极端苦难的负担和考验？

对我来说，这正是挑战新赛事的魅力所在。我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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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克服挑战完成比赛，尤其是碰到既陌生又恐怖的赛事时，我

总是好奇想知道，当我全心全意投入比赛，“身”和“心”会有怎

样的反应和多强的承受能力？我的从容和专注是否能让我在兴奋的

同时不感到紧张和心慌，而是能够胸有成竹的站在每一个起跑线上

呢？比赛前我经常都抱有这种心态，如果我能顺利走到今天这一

步，那明天也会和今天一样的没问题！

相比之下，这驶入亚马逊丛林的船程要比那50年前前往新加坡的

夜间列车要舒适太多了。让我们意外惊喜的是大会还周到安排一

小时的游泳时间，途中让大家从两层楼高的船只跳入广阔的塔帕

若斯河，恰当地打破了这漫长枯燥无味的船程。游完泳上了船之

后，和其他各国选手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不少，尤其是Paddy和

Andy。和大家闲聊一会之后，我回到我的位置休息。徐徐河风

将我的吊床吹得来回摇晃，河流两岸旁丛林里时而传来各种鸟鸣

声，河面反映逐渐升起的朝阳，整条河像煞了紫得发光的大道，

躺在吊床上的我细细品尝着此刻难得的平静，让我对赛事的期待

和不安随着渐亮的天色逐渐褪去。比赛开始之后，恐怕就很难再

有这般的舒适和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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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离开上海那一天起，我没有在天涯论坛更新动态，其实有时候

还是很想和这些追随着我的探险的中国网友们分享我这几天的种

种经历，或许他们比我还要兴奋呢，猜想我是否已经被亚马逊丛

林的食人部落给抓去了，哈！毕竟亚马逊丛林就是那么充满神秘

而又遥远的一片天地。 

从黄蜂到蝴蝶

///

“别理会你还未干透的双脚了，我们还要下水游泳呢，如果你的

双脚没问题的话，那会有不少平路是适合跑起来的，但请大家注

意这茂密的丛林里会有很多有刺的植物，蛇类和成群的蜘蛛。”

///

这是大会对今天第四天这一赛段的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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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从河床中蹒跚走上满是泥浆的对岸时，我每向前迈出的

一步都差点要被河水渗入的背包往后拉下，我摇摇头吐出小口的

河水，哎，这河渡，湍急的水流、脱臼的左肩、渗水的背包，这

好比在刑讯室被折磨一样漫长难受，更糟糕的是出了水上了岸

之后，打开背包细看，我快晕过去了，原来我忘了关闭干袋的阀

门，整个背包的干袋都装满了河水，里边的衣服、吊床等全都湿

透了，比赛刚开始，我不可能把它们都取出来慢慢晾干。抱着沉

重的心情，我无奈的把这些物品放回干袋里，还好已经完成了渡

河这一段，至少根据赛段的描述，接下来应该就是有好一段平路

开始跑起来了，我是再好不过地松了一口气。真的，山坡也好，

泥浆也罢，什么都好，就拜托别再来多一段渡河就感激不尽了。

 

我开始在平路跑了起来，沉重的湿背包挤压着我的脊椎。还好，

大会很负责任地形容了这24公里平坦的路段，即使湿背包加重

了我的负担，我竟然还真的跑得起来，而且比前面三天还跑得更

快一些，没一会儿，我就抵达今天终点的营地了。今天24公里较

短的赛段当然也是大会的刻意安排，以让选手们得以充分恢复休

整，以备战第五天的89公里长赛段，也是这场赛事最长的赛段，

选手将需要在黑夜里在丛林里前行，直到第二天。但眼前的我可

顾不上第一次在夜晚穿越丛林将会有哪些恐怖的问题，眼前等待

我处理的是那背包里面的衣物等物品，我把它们一一地拿出来晾

干，然后找到两棵树挂好吊床，准备好午餐才休息。我所谓的

休息，是指处理这几天在双脚逐渐形成的大小水泡。在亚马逊这

种热带雨林区，我们的双脚浸在几乎晾到第二天开跑时都没办法

干透的越野跑鞋，水泡根本不可能来得及愈合，反而是越来越严

重，甚至到发炎的地步。

每天在终点处看着一个个湿透上身、泥浆盖满下身、满脸倦容的

战友们，我衷心为他们感到高兴和骄傲。开赛后第四天，已经有



心墙的探索

110

百分之三十的选手陆续退赛。过去四天的炎热气候、复杂地形、

距离长度和累积爬升等都远远超出我原来想象的狂野。 

亚马逊丛林马拉松全长221.22公里，在七天内分成六个赛段进

行，比赛路线基本上是从伊塔普阿省（Itapuama）的营地开跑，

沿着塔帕若斯河一路往其下游方向跑到终点的观光小镇阿尔特杜

尚（Alter do Chão）。

赛程安排如下：

15.43 km

22.04 km

37.62 km

23.98 km

89.38 km

32.77 km

第1赛段	

第2赛段	

第3赛段	

第4赛段

第5赛段

第6赛段	

2009年10月11日     Itapuama 到 Dona Irene      

2009年10月12日     Dona Irene 到 Paraíso            

2009年10月13日     Paraíso 到 Pini                      

2009年10月14日     Pini到 Tauari                          

2009年10月15-16日  Tauari 到 Aramanai              

2009年10月17日     Aramanai 到 Alter do Chão  



111

最
狂
野

每一个赛段，我们都是在塔帕若斯河边的营地起跑，然后往东北

方向跑进丛林，每天的终点也都是设在塔帕若斯河更为下游岸上

的营地，这样的路线设计主要是出于物流运输和以及有助于安全

紧急撤离。今年的200公里组别共有91位选手，其中78位为男选

手，和13位女选手。另外还有五名男女只跑100公里。

 

比赛的第一天真是给大家来了一个震撼性的下马威。

来自于英国的赛事总监雪莉在开赛前的说明会就一直提醒大家：

千万要在第一天轻松比赛放慢脚步，千万不要在第一天因为感觉

良好就拼得太快。确实，第一天的闷热气温和不停的陡峭爬升，

严重挑战着每位选手的适应能力。不少选手，尤其是来自于温带

国家如美国和欧洲肯定是在开始阶段拼得较凶，结果最后需要靠

打点滴来支撑，其中有四位甚至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和留院观察

几天，所以在第一天就出现四位选手退赛的悲剧。除了摔了一交

和左肩脱臼之外，我的整体感觉都非常良好。大部分的选手，包

括几位英国好友，都以为我会因为左肩脱臼而退出比赛，但英国

医生布列特的妙手完美将我的左肩复位，让我还可以继续比赛。

这一天之后，其他选手都深受我的坚强意志力鼓舞，对我有一些

另眼相看的敬佩。 

我祈祷着第二天不要再有任何的意外波折，祈祷能够如愿以偿顺

利完成第二个赛段。这一天没有了永无止尽的爬坡，取而代之的

却是横渡好几个沼泽地带，这些沼泽都有齐腰那么深，其中有

一个还长达200米。有点自我矛盾的是这沼泽可是相当狂野的地

带，大家都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开始跋涉，但是亚马逊丛林里

空气也太过湿热了，每个深陷沼泽的选手们都不舍得离开那太舒

服的齐腰凉水。踩进沼泽之前，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水里边



心墙的探索

112

会不会有不少的食人鱼在准备大开杀戒？我身上哪个部位有流血

的伤口……这个沼泽也是大会官方摄影师最喜欢的取景点，拍着

每位选手横渡齐腰深的沼泽，完美体现了亚马逊丛林这场赛事狂

野的一面。 

经过了第一天摔倒和脱臼的悲催经历，我可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我放慢速度，在湿滑的泥浆地面更是小心翼翼地踏下每一个脚

步，所有需要手臂操作的活动全交由右手臂代劳，因此跑得还算

保守，没有拼搏。当我越过今天终点线时，发觉已经又有几位选

手退出了比赛，有几位正在打着点滴。这也难怪，今天确实是比

昨天还要更热一些。我安顿下来，边处理两脚的水泡边和Paddy

及Andy两人聊着这一天赛程的精彩经历时，营地里忽然一阵骚

动，然后一些医护人员和消防人员冲出了营地，往丛林方向跑

去，即和我们刚才抵达营地的相反方向。大约15分钟后，只见他

们二前二后地提着担架从丛林跑回到营地来，而躺在担架上的是

一名严重脱水的瑞士选手。等他完全恢复好之后的当天下午，我

特意向前问候他时，发觉他眼窝凹陷、皮肤干枯，整个人瘦了一

圈，我甚至不太敢直视他。他告诉我说他珍惜生命更甚于完成这

场比赛，对于在比赛第二天就退赛，他毫不犹疑的就决定了，完

全没有遗憾和后悔。  

比赛才进行了两天就陆续发生了这些沉重的事件，第三天一大早

整个营地的气氛是一片凝重，由于这瑞士选手出现的紧急状况，

大会自然也考虑到其他选手的安危，为此特地于早餐之后召集了

所有选手，在现场开了一个特殊紧急会议，首先由医务人员指导

大家如何避免和处理脱水情况的发生，以避免更多选手需要依靠

打点滴来支撑，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再填写一份免责声明书，同意

在现有医疗人员、医药和义工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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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38公里的第三赛段才开跑。这是开赛以来最长的赛段，

它囊括了第一天的爬坡和第二天的泥浆，还有一些选手在丛林里

亲眼见到的美洲豹。尽管难度比头两天更高一些，我从这一天开

始竟然能欣赏和享受丛林大自然的一切，这可是我跑步生涯中的

第一场越野超级马拉松呢，在热带丛林里奔跑确实是难度更高更

辛苦，但大自然必然会用其方式安抚你奖励你。当你历尽艰苦完

成高难度的攀爬之后，等待着你的或许就是某些美丽的惊喜。我

记得有一次穿过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群时，似乎穿越一层黄蓝色

的纱帘，仿佛是它们特意为我们开出的一条通道。第三天结束后

在河流洗澡时，那河水温暖如春地抚慰着我的身体，真是太舒服

了，单单是这美妙的感受，就值得参加整个比赛过程了。

三天过去了，我们已经不确定第四天是否会是愉悦轻松的一天，

还是将要饱受折磨难过的又一天。虽然我每天从背包里取出粮食

来食用，这背包的重量却似乎完全没有减轻过。我们不只是吃腻

了露营餐，味道也不好，对我来说，这是最为难受的折磨。至于

在吊床里睡一整个晚上，还真需要慢慢适应，但每天都筋疲力倦

的我，睡前已经来不及有什么想法，很快就能安静的入睡。

第五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又要回到丛林去了。经过了前面四天

的退赛后，还在坚持比赛的就剩下68人了，这89公里的长赛段

综合了前面四天的所有难度和挑战。令我沮丧的是，一开跑又是

渡河，还好今天河流没有昨天的宽，这一次，我也做好了保险措

施不让我的背包再渗水，很顺利的就上了对岸，吃了止痛药来消

减左肩和双脚破水泡的疼痛，开始往丛林方向跑。山坡、沼泽、

更多的山坡，经过24座大大小小的山坡之后，我终于在下午两

点左右到达了黑暗地带的入口处。这黑暗地带是美洲豹经常出没

的生活地带，我们必须在下午四点之前进入这地带，才能保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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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避开夜行性动物的活跃时段，神不知鬼不觉地平安完成穿越

离开，否则就必须在黑暗地带前逗留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六

点之后才能进入。我很幸运的能够在两点左右就已经赶到了，但

在赶过来的途中我们遭遇了一群黄蜂的袭击，其中一名加拿大选

手Roy正是因为去年被黄蜂叮得满头红肿而退赛。黄蜂窝就在山

径旁边，我们每一次走过，黄蜂群就会蜂拥而上攻击我们。包括

Roy在内的三位选手决定返回到上一个补给站求助，而我和另一

位选手决定冒一次险，以飞快的速度跑过黄蜂窝，但黄蜂群反应

很快的马上就尾随着我们，我被叮了三口。我在第二天又遇到了

Roy，他告之我说尽管他没被黄蜂叮到，但他还是决定退赛，主

要原因是因为他承受不了这宛如炼狱的比赛。他说了一句充满

哲理的话：“一个人的成就和个性，并不是一场赛事所能定性

的。”他能够如此豁达看待成败得失，对当时执意想要完成比赛

的我也有些许触动。

被叮的红肿处还没完全消退之前，我们就到达了黑暗地带前的最

后补给站，稍微休整一会后就准备结伴进入黑暗地带。这一大

群，包括了这些天来都一直跑在我前面的选手，其中有两位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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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国的两兄弟，保罗和大卫，他们其实已经在这检查站休息了

很长时间，但仍然决定退赛而不进入黑暗地带，因为大卫已经出

现严重脱水的症状，他们觉得这亚马逊丛林马拉松赛事比他们完

成过的摩洛哥地狱250公里超级马拉松还要来得更难。他们告诉

我说，如果我能够完成亚马逊这场赛事，我应该也能够完成摩洛

哥地狱马拉松。他们的这番话，在这个时候无疑是给我打了一支

强心针。

集体行动应该有效避免了美洲豹群的骚扰，然而，也许是心理作

祟吧，我们总感觉到这黑暗地带里的丛林似乎危机重重，四面埋

伏着一直想要伤害我们的毒蛇猛兽。因此尽管前面几天我多数时

候是一个人，但有一群人撑腰壮胆还是明智的选择。我们踏着轻

盈的脚步，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在丛林里穿行，远近偶尔会传来动

物的吼叫声，美洲豹果然就在这黑暗区域里，但我们只闻其声不

见其豹，一直到离开了黑暗地带，连一只豹都没见到。 

来到下一个补给站已经是傍晚六点了。赛程第五天，双脚的水泡

已经很严重，有些甚至还发炎了。今天一整天我都强忍着疼痛，

也吃了不少止痛药，现在甚至还出现了浮肿的现象。我意识到自

己是何等缺乏极限超马赛事经验，怎么没想到应该穿大一号的越

野跑鞋呢？还好，我换上人字拖，用了自己准备的晚餐，又再多

吞几粒止痛药，从背包里取出头灯架在头上，准备出发了。原来

和我一起同行的伙伴们都决定在补给站多休息一会，还剩下的40

公里路看来只能是自己一人在丛林里摸黑单独行动。其实，如果

是在十年后才参加这场赛事的话，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现在

这毕竟是我的第一场越野超马赛，想到自己一人硬着头皮在这样

的夜晚在亚马逊丛林里穿梭前行，我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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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走了一两公里，远远就能看到沿途两旁的树枝上挂着发光的荧

光棒，这是引导我们的赛道标记，在一片漆黑毫无路灯的夜晚却

显得诡异得令人心生恐惧。昏暗的荧光灯和我头上的头灯照着随

着夜风摇曳的树干树叶，影子落在了我正在行走的山径，丛林

里传来昆虫野兽此起彼落的鸣叫声，像交响乐团合奏的声音在这

亚马逊丛林的夜晚显得特别响亮刺耳，甚至都听不到自己的脚步

声。像今天这个90公里的最长赛段进行到晚上，选手们都相隔得

甚远，除了在开始阶段会经过一些已经在路旁挂好吊床正在睡觉

休息几个小时的选手之外，我几乎没再赶上前面的选手，也没有

被后来居上的选手超越。或许我真的缺乏经验，没有多加思考如

何完成这一长赛段，我怎么就没想到可以在途中适当的好好休息

一会才继续呢？我就一根筋地想着不间断的从起点走到终点，结

束这个赛段之后才好好休息。

生平第一次独自一人在夜里穿梭热带丛林已经足以让我忐忑不

安，在黑暗中我走到了河边，半夜时分竟然打雷闪电下起大雨

来！倾盆而至的雨珠打在脸上疼痛得很，为了避雨，我开始跑了

起来，但没跑多远之后我便再也跑不动了。这长赛段距离实在太

长了，淋了雨的身体开始冷得发抖起来。为了振奋情绪，我开始

唱起歌来，那些还能够记得起歌词的歌曲，都是我中学年代的流

行歌曲，唱完了能想得到的中文歌曲之后，就开始尝试70和80年

代的英美流行歌曲。就这样一首接着一首的在没有任何听众的丛

林里唱着歌，我也一步接着一步的往终点迈进，慢慢地熬过了这

漫长的夜晚。 

也不晓得过了多长时间，这路径在黑暗中突然走到尽头，听清楚

流水声之后再仔细的用头灯将前方照个清楚，居然是一条河！我

看到了河岸这一端的绳子，但这条河究竟有多宽呢？以我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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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力我还看不到绳子另一端的对岸。天啊，怎么又搞了一个渡河

呢？在这样漆黑的晚上？！根据官方的路线描述，从黑暗地带出

来之后的山径都是一些平路，而不是眼前这样一个渡河的障碍路

线。我心里带气在骂，这赛事总监肯定是个虐待狂，设计出如此

虐人的路线，是想要将我们逼上死路吗？还是深恐我们不被逼成

疯子？！

发了一顿牢骚脾气后，我还是把背包给保护好，深吸一口气，然

后脚踏下边的绳索，双手紧握上边的绳索，一步一步的往对岸走

过去。

这可真是太难了，好不容易走到了对岸，湿透的上下身是一片冰

凉，但至少接下来的就是四驱轮可以行驶的宽大平路，这条路维

护得很好，走起来舒服多了，这一次终于算是真正的离开了丛

林，可以轻轻松松在“康庄大道”上走向终点了。再过了一段时

间，我终于到达最后一个补给站，离开终点也就只剩下短短的七

公里而已，我决定不作任何停留继续往前走。其实这时的天色已

经开始发亮，我依稀可以看到道路两旁简陋的房子，我行走着的

这条道路也开始繁忙起来，货车、摩托车和汽车一个接着一个的

出现，经过了20个小时左右，89公里的跋涉，我终于回到了文明

世界！

凌晨时分，我到达了一个村落。不同于别的村落，这里的村民见

到我，竟然热情的为我欢呼，并且鼓励着我尽快往前跑，前方果

然可以看到了赛事的旗帜。第六天早上5点47分，经过了23小时

22分无休无眠的奋斗，我终于完成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场单赛段

赛事——连续89公里，名次为26名。在第六天我有一整天时间

好好休息，让按摩师好好按摩了全身。在接下来的当天上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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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甚至晚上，其他选手也陆陆续续到了终点，蹒跚走入休息的

营地。他们的休息时间肯定比我们这些较早完赛的选手们要少了

很多。忙碌的医务人员仔细处理我双脚已经发炎得不堪入目的水

泡，Andy比我较晚抵达终点，回来之后就一直在跟我说话，讲

述这两天长赛段的经历。当医生在我脚趾之间打针注入抗炎药水

时，我痛得大声叫起来，包括Andy在内的选手们都皱起了眉头在

想象我有多么的痛苦。Andy告诉我他很敬佩我顽强的意志力。

自比赛开始的第一天，由于我属于慢热型选手，总是稍后才后来

居上超越一些选手，每次赶上他和Paddy的时候，我都会开玩笑

地叫道：“请为亚洲第一选手让路”（因为我是这赛事的唯一亚

洲选手）。如果他像我一样的得了脱臼的肩膀和发炎的双脚，他

在几天之前就可能退赛了。对于他的称赞我仅不以为意的一笑置

之，对于我们比赛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并没有多想。 

正是这位法国选手（也是一名医生）在替我处理脚底水泡

时，分享了环勃朗峰的精彩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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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即赛事的第七天，最后的一天，我们将跑到阿尔特杜尚 

（Alter do Chão）结束这整个赛事，但我诸多的水泡还是困扰

着我，鸣枪起跑后，所有选手都已经远远离开了起跑线，而我却

还在着急地想把肿胀的双脚塞进鞋子里。今天这最后赛段，我们

是完全离开了丛林，32公里全程都是在塔帕若斯河的河滩上跑，

唯一剩下的挑战就是克服积累多日的疲惫和暴晒在完全没有遮荫

的河滩上。相比于前面六天与丛林里的山坡、沼泽、渡河、美洲

豹、黄蜂群等艰苦奋斗，这最后赛段要休闲多了，因此，尽管双

脚疼痛依旧，尤其是涉水时更是难受，但我还是保持着稳定的速

度向终点迈进。 

当我赶上巴西女生Nela时，我邀请她一起按着跑四百米、走一百

米的节奏前进。边跑边聊天提高了我们的士气，我们越跑越快，

直到离开终点线约300米时，Nela激动得哭了出来，她说她从来

就不敢想象自己能够完成这场艰难的赛事。我和她一起冲过终点

线，举着各自的国旗合影，完美地结束了这场亚马逊丛林之旅，

总成绩是54个半小时，78名男选手中排名第28，最终只有49名选

手完赛。 

这样的完美结局是我在七天前意外得到左肩脱臼生日礼物时所无

法想象的。过程尽管痛苦，有时甚至还相当恐惧，但多数时候我

都能保持镇静来面对解决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完全

不会担忧赛事后边还有多少苦难在等待着折磨我们这些选手。很

多时候，赛事本身更容易让你专注地活在当下，而活在当下正是

我活在世间最为享受的时刻，一切尘嚣都离我远去，只给我留下

了简单明了的任务：跑步、呼吸、活下来。这正是我在最狂野的

赛事——亚马逊丛林马拉松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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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的代价

赛事结束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这赛事对我们身心伤害所造

成的严重性。英国健身教练约翰，由于双脚的严重水泡问题而

不得不在第五天离开终点只剩20公里时退赛。抵达机场时，我

们要不是像僵尸一样地移动，就是必须坐在轮椅上被推往海关

和出入境柜台。为了方便亚马逊丛林马拉松的选手，机场还特

别为我们开了特别通道，我们这一行人在机场里形成了一道悲

壮辛酸的风景线。 

亚马逊丛林对身体极限的挑战，原来还没有结束。 

到了闸口时，约翰的脸色苍白得像一片白纸，战友们连忙将他送

到机场的医务室，这也是我见到约翰的最后一面了，他最终没有

登机和我们一起飞回伦敦。其实，在前往登机闸口途中，还有一

位年轻选手在通道突然呕吐起来。等我们都登机入座后，突然有

几位医生护士跑到机舱里，走到刚才呕吐选手的身边。我回头一

看，原来他身边的朋友（也是参赛选手）一样满脸苍白，一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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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情况不妙。结果他们两位也被请下飞机，必须和约翰一样逗

留在圣保罗观察多一晚。剩余的一行人都在纷纷议论着，大家都

意料不到亚马逊丛林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如此久远，特别是约翰，

他在第七天第六赛段就没比赛了，已经比我们多休息整整一天，

真没想到……但或许这就是亚马逊丛林马拉松吧！

成功的完赛这场神秘狂野的赛事，不止在中国，甚至在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都引起了网友和跑步圈子的关注。除了为马来西亚 

Pacesetter跑步俱乐部的Footloose杂志编写赛事报告之外，我

在中国天涯论坛所发表的赛事经历和照片也成为了该论坛最受网

友追随的帖子。在帖子的结束语当中，我写下了赛后的心灵鸡汤

故事：

我在2009年10月22日回到上海。10月25日，我收到了布列特

（Brett）的以下邮件： 

///

Kong（我的英文名简称），希望你已经安然地回到了上海。我只

是想知道你的肩膀和脚是否还好，还有关于抗生素和肩膀的事你

是否已经就医？你必须知道只要脱臼过一次，它再次发生的风险

会更加大（当然这还需要摔得更厉害才会发生）。再一次祝贺你

成功完成了比赛。我希望日后还能够再与你重逢。 

                                                 布列特

///

 

看完了他的邮件，我内心非常感动和感激他，布列特真是一位尽

职专业的好医生。我立即就回了他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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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另一位较为亲密的战友Andy也发来了以下的电子邮件：

///

嗨Kong，我希望你的身体已经迅速康复，这样一来你就可备战即

将到来的三场马拉松比赛，也希望你和Paddy在伦敦愉快地享用

了晚餐。当我想象你们两位一瘸一拐的一起走进餐厅的样子，我

就忍不住发笑。 

我打算将我们在亚马逊拍的照片都拷到光盘里，然后寄给你，你

可以拷下你想要保留的照片和删除其它的。 

能够认识你真是我最大的乐趣，你给我记忆里留下了这样的永恒

印象：无论你遭受着多么大的痛苦，你脸上永远都是带着那微笑。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联系，那就太好了，但是现今紧张的生活节奏

有时就是那样难以应付了，要保持联系也会不容易的。  

亚洲第一跑者，给你的未来最美好的祝福。

 

Andy 

///

Andy的邮件更让我激动，泪满盈眶的想，这真不容易啊，一位50

岁的英国男子消防员，主动写邮件给我，主动计划将他拍的照片

烧成光碟寄给我，还对我说我给他留下如此的印象。

 

我在电脑前坐着良久，感受着自己内心的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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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亚马逊丛林马拉松的地狱与天堂。我们经历了地狱般的煎

熬，最终得到了天堂般的永恒快乐，我们这一群人永远也不会忘

记曾经在亚马逊丛林一起走过的路和度过的日子。

让我以微笑缅怀着亚马逊吧，就像Andy如何记得我一样！

mind 心

第二道

身


